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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平均壽命已達80.4歲，而最新調查顯示，台灣80歲以上的長者中每5人就有

1人患失智症。隨高齡化而來的高失智時代，不單是醫療、長照問題，更衍生出

龐大社會犯罪�11年間刑事案件增近3倍、民事案件成長16倍�連身旁至親也

成家屬對簿公堂的侵產掠奪者。

然而，站上法庭，⼀句「你們要舉證是被騙的呀！」往往讓病患與家屬啞口無

言、二度受傷。罹病已是難以平反的生命試煉，但因社會普遍對失智症認知的不

足，讓病家在司法體制中也難獲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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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芳的先生吳運生，過去和親戚合開貿易公司，專做日本商品進口，事業有成、夫妻倆生活寬

裕，直到10年前⼀通陌生的電話開始，她的生活從此翻天覆地。那通電話幾乎同時宣告了她先生

「人財兩失」，讓她自此展開漫長的司法訴訟之路。

2004年，年僅55歲的吳運生開始出現⼀些怪異舉動，脾氣變得暴躁、半夜⼀人自言自語、忘記母

親已經過世，甚至懷疑劉慧芳想要謀害他，反覆就醫卻沒查出病因，讓原本交友廣濶、社交活躍

的吳運生，變得有些自閉。和吳運生同齡的劉慧芳，原本也有自己的事業、長年往返中國工作，

另⼀半病了後，她便辭掉工作專心在家裡照顧先生。

病後4年，⼀個陌生人多次來電聯繫，讓封閉多時的吳運生頻繁外出。起初，劉慧芳還為丈夫病情

好轉、能重新與人互動而感到開心，後來才獲知，吳運生是與電話那頭的陌生人⼀起合夥投資房

地產。⼀個350萬的投資計畫，吳運生不但拿出了300萬，房子居然還登記在對方的名下，劉慧芳

這才驚覺不妙。

被詐上億，才發現先生罹患失智

「那是被詐騙的第⼀步，」劉慧芳說。對⼀個陌生人投資這樣不合常情的事，讓夫妻起爭執，吳

運生因而負氣離家出走2個多月。承受不住壓力的劉慧芳才開始向親友尋求協助，「大家討論後認

為吳運生的異常行為可能是因為長久生病，心理狀況不穩定，但那時候我們也沒有人想到會是失

智症。」在親友協力把吳運生勸回家後，再帶到台大就醫。

原本⼀直懷疑腦部腫瘤、沒有想到幫吳運生看診的家醫科醫師初步診治後，協助轉診到精神科。

劉慧芳回憶，當時被轉到精神科時嚇了⼀跳，但先生這才被確診為失智症。

失智，還不是最大的打擊。劉慧芳又發現，先生離家2個多月間，存款被提領、保險箱中的珠寶被

取走、房產被抵押、過戶，前前後後⼀共被騙走1億1千多萬。劉慧芳震驚中，既不敢告知家人，

也根本不知道應在第⼀時間到法院進行宣告等救濟手段，她的10年惡夢就此展開，不斷跑法院、

打官司，但失智症幾乎成了「合法」詐騙的掩護。



10年來，劉慧芳照顧失智的先生，走過⼀場詐騙風暴。（攝影／陳曉威）

監察院去年（2018）公布的國內「失智者人權」調查報告指出，透過法源資料網搜尋與失智有關

的判決，地方法院民事案件自2006年的115件成長至2016年的1,990件，件數增量高達16.3倍；而

刑事案件則由94件成長至368件，增量2.9倍。

失智者涉及的民事訴訟中以監護宣告最多，其他也包括財產、遺囑、指定扶養等案件。而刑事案

件中，多為竊盜、傷害、性騷擾、詐欺罪；失智症患者涉及的詐欺罪中，除了是被詐受害人外，

有些案件則是被利⽤成詐欺的幫助犯。



幫父親辦後事，才知姑姑、姑丈聯手侵佔

「不只詐騙集團，包括好朋友、工作上來往的人，甚至是親人，都可能成為擴大這個黑洞的

人，」長期協助失智症病友處理法律事務的律師鄭嘉欣指出。不同程度的失智症病友，表現出的

行為模式亦不相同。輕度或極輕度的病友從外觀上看來與⼀般人無異，日常生活也很正常，僅有

可能在⼀些生活的細節上表現出異樣，如健忘、財務觀念與購物模式改變、講話的⽤字遣詞與過

去不同，只有身邊長期共同生活或是密切往的親友，才能察覺異樣。

正因如此，有時反而為身邊有心人創造了上下其手的空間。「我曾經接手過⼀個案子，詐騙病友

財產的是⼀位認識超過20年的老朋友，在往來過程中逐漸發覺病友的狀況有異，於是⼀方面加深

介入病友的生活，博取信任，⼀方面將他的錢慢慢騙走。」

鄭嘉欣強調，不論是外人詐財或是親友藉機將財產轉移，往往都是⼀步⼀步取得病友信任之後，

再⼀點⼀點地從他們身上詐財，因為時間拉得很長、每次的金額也都不多，加上家屬可能疏於照

顧或是不了解失智症，難以立刻察覺異樣，往往發現後，已經被騙走不少錢了。

身為病友家屬的Lisa（化名）就有切身之痛，她從沒想過有⼀天會和親人對簿公堂。

「我們⼀直到處理完父親的後事後才發現，過去幾年間，他大多數的財產都被他的妹妹、也就是

我們的姑姑，⼀點⼀點的轉移。而且不只如此，我的父親還成了姑丈在外借款的連帶保證人，背

了⼀筆將近100萬元的負債，」Lisa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談起過去幾年的煎熬，難掩激動，雙

手仍然在發抖，語調也不自覺上揚。

「我們只是覺得爸爸的記憶衰退、脾氣變暴躁，但是沒有想過會是失智症，當然也沒有去做宣

告，怎麼知道會發生這種事。」

為了討回公道，Lisa將姑姑與姑丈⼀狀告上法院，官司纏訟2年多，最終由於無法舉證父親轉移財

產時喪失行為能力、缺乏法定宣告程序等諸多原因，被認定證據不足，法院判定Lisa敗訴；雖然

仍可上訴，但太過耗時，被騙的錢討不回、打官司又花了100多萬，「實在是累了、不打了，」

Lisa說。

這些情況不是個案，而是每個失智症病友與家屬都有可能碰到的問題。



法官⼀句「你要舉證啊！」家屬最無言的痛

細水長流的詐騙手段，在法律實務上另⼀個困境是，當家屬要尋求法律途徑時要擔負舉證責任，

但是病友什麼時候被騙、被騙時的精神狀態如何，這些事過境遷後都難以證明。上了法院，往往

是家屬不得不面對的硬傷。

「你要舉證呀！」這句話對鄭嘉欣而言並不陌生，包含自己經手或是旁聽的案子，不少法官會在

法庭上對提出訴訟的病友家屬講出這句話。但面對這樣的要求，大多的家屬都只能無言以對。

10年來，劉慧芳便反覆經歷被要求「舉證」的無奈。

⼀疊疊的卷宗，是捲入訴訟的失智病友家屬不可承受之重。（攝影／陳曉威）



她拿出厚厚10多疊的卷宗擺滿桌子，從詐欺、返還不當得利、偽造文書、假扣押等，這是過去10

年來，她為了把先生被騙走的財產要回來，前前後後打了16件不同官司所留下來的證明。但除了

少數幾件案子取得勝訴或和解之外，大多數的案件都是敗訴，1億1千多萬的金額，最終只要回約2

千萬元。

劉慧芳說，儘管⼀開始進入司法程序的時候，已經有醫師的診斷證明、證明先生罹患失智，但並

沒有先宣告禁治產，反而是當時的法官在了解其狀況之後，提醒應該要去做禁治產宣告。但無論

是醫療鑑定證明或是禁治產宣告，都是在吳運生已被詐騙之後才出爐，因此在法庭上，多數的法

官都認為證據力不足，難以斷定吳運生在處分這些財產時確實喪失行為能力。

「這樣沒勝算。對方希望和解，你要不要和解？」由於舉證困難，使得勝訴機會渺茫，不少委任

律師直接向劉慧芳這樣建議。

站在家屬的立場，覺得法官不近人情，無法體會家屬的困境。不過對於法官而言，即便同情家屬

與病友的遭遇，在法庭上缺乏有力證據支持，確實難以輕易做出有利家屬的判決。

「坦白說，有些案子真的很無奈。」在轉任律師之前，許文鐘在地方法院擔任了7年的法官助理，

看過也經手了不少疑似或明顯與失智症有關的案件。

他指出，法庭中最常遇到的情況是，當事件已經發生，並且進入司法程序後，家屬才發現沒有足

證據能證明當事人失智，甚至有些案件，是家屬完全不知道當事人失智，反而上了法院之後才夠

發現，急忙去做醫療鑑定與宣告，「那都來不及了。」

的行為很有可能就是失智症造成的，但是在法庭上講求的是證據，如果證據不足，法官也只能判

許文鐘解釋，「即便法官在審理的過程中，可以從不同的資訊理解家屬的情況，甚至判斷當事人

家屬敗訴。」當牽涉到例如財產分配、婚姻事實確認引發的民事訴訟，法官覺得這是難以舉證或

是不可能舉證的時候，也會直接與當事人闡明，這樣的情況下再送鑑定並繼續訴訟大致沒有什麼

希望，如果要繼續打下去，不但可能會敗訴還要支付⼀大筆的 ，建議當事人與家屬可以

考慮⼀下。

裁判費



不過法官也不是鐵板⼀塊。許文鐘提到，確實有極少數的法官會依個案情況，大膽地做出對失智

症病友有利的判決，不過由於判決可能參雜了⼀些個人的心證，加上證據力薄弱，往往在上訴之

後都會被改判。

失智症患者不僅常成為被訛詐的肥羊，也可能因疾病本身而被利⽤、或在不自覺下犯罪。台灣失

智症協會祕書長湯麗玉指出，失智症病友由於認知功能障礙，經常會造成記憶障礙、衝動及判斷

力下降等情形，造成不慎涉法。根據協會過去接獲的法律諮詢統計，失智症患者常面臨的法律問

題是竊盜、性騷擾和財產使⽤困境。

法律扶助基金會2018底與台灣失智症協會合作，開辦「失智症法律扶助諮詢服務」，提供失智症

病友家屬法律諮詢的協助。法扶執行長周漢威提到，在法律實務上，許多失智症病友觸法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遺忘或是喪失判斷能力，並不是有意違法，而且被逮捕後的偵訊，也不見得能夠完整

表達自己的意思，如果沒有適當的法律協助，極有可能因此使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害。

智症的人口不斷增加，如果年輕的法官不了解失智症，那麼在蒐集資料或是聆聽陳述的過程當

中，就可能會造成誤判。司法界應該也要重視這個情況，法官必須要認識失智症，才能避免做出

「這些人（病友）真的是處在法律上的弱勢。」曾任法官的監察委員林雅鋒，因深感失智症病家

在司法人權的弱勢，成為「失智症人權維護及促進等之權益案」的共同發起人。她認為，「罹患

失

錯誤判斷，傷害到病友與家屬。」

除了法官之外，林雅鋒認為當刑事案件發生後，負責調查並決定要不要起訴被告的檢察官，也必

須了解失智症。「我現在接觸⼀些司法案件時，特別是懷疑可能牽涉到失智症，會提醒現在的檢

察官，在處理時應該要考量刑刑法第19條 ，確認被告是不是因為身心狀況而做出這些涉法行

為，並且無法陳述。」

「整個司法體系，必須共同面對失智者面臨的困境，並不是只靠其中⼀部分改變就能解決；法

官、檢察官之外，包含警察及律師，每個環節缺⼀不可，」林雅鋒強調，法律處罰的是「惡

行」，但是失智症病友的行為並不知道自己在為惡，因此法律處罰他們是沒有意義的。



醫療與法律如何分進合擊

不論是進行宣告，或是作為法庭上證明喪失行為能力的證據，醫院做出的鑑定報告都確實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隨著高齡化與失智症盛行率愈來愈高，近年主動做失智鑑定的人也增加。然而，當

失智症病友涉法的情況愈來愈多，失智症不單單只是醫療的問題，醫療與法律該如何接軌、取得

共識，也是改善失智患者司法處遇中最重要的關鍵。

「醫院在做這類的鑑定的時候其實還是會比較保守，畢竟站在醫療鑑定的立場，醫師只能針對病

友當下的情況去評斷，很難為鑑定之前的事情背書，」長年投入失智症研究的林口長庚神經內科

醫師陳瓊美坦言。

陳瓊美解釋，在為患者做完鑑定、確診後，醫師的確還是可以透過家屬或病友本人的描述，大概

了解鑑定之前的病情狀況，像是異常行為的時間有多久？在什麼時間點出現什麼樣的問題？都可

以記錄在病歷上。但問題還是在於，這樣的病歷紀錄只是問診與口述，到了法庭之上法官會不會

採信？「如果是鑑定前1、2個月的情況，或許還有⼀些依據；如果是1、2年之前，也許很難說服

法官。」

實務上，當病友涉入法律事件時，法官有時候也會調閱病歷，並發文詢問醫院詳細狀況，如針對

個案的情況，可能在行為當時有什麼樣的能力？或是不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除了針對已做鑑定的案件提供意見，也有案件是由法院主動發公文給醫院協助鑑定。陳瓊美指

出，依照現在的鑑定流程，從初步診療、抽血、電腦斷層到心智評估，前後大概需要2個月的時

間；有時候當法院那邊有⼀些個案需求，醫院可能會視情況協助，讓那些案子先做鑑定，但也不

是每次都有辦法優先排入，因此有些案件即便家屬或法院比較急迫，仍只能乖乖的排隊。少數重

大的案件，則會請醫師出庭作證。

此外，失智症患者是否合適比照身心障礙者，在醫療、司法與社福間建立通報網絡，也是民間團

體思考的方向之⼀。父親也是失智病友的民間司改會執行長陳雨凡說，或許可以在醫院、社會局

與派出所之間建立⼀個明確的通報與溝通機制，例如當事人在醫院接受鑑定，確定為失智症後，

醫院就主動連繫病友居住地的社會局或派出所，除了讓這些單位能提供家屬必要的協助之外，若

是病友因病涉犯法律案件，第⼀時間在司法上就能得到適當的協助。



但她也坦言，這個問題會牽涉個資，或是病人隱私。能不能做？要怎麼做？仍必須更深入評估和

討論。

看了許多家屬因為不諳法律而在法庭中遭遇挫敗，許文鐘認為，在現行的制度當發現家中的親人

出現疑似失智的情況，即便是很小的徵兆，帶親人去進行宣告、做金融註記等事前預防措施，雖

然可能處理⼀些事情上的手續會變得比較麻煩，目前仍然是較好的保護。如果等到事後發生問

題，才開始爭執或舉證罹患失智，就真的太晚了。

失智症篩檢太低，亦導致司法人權低落

低落的司法人權，最根本的問題仍在台灣社會對失智症認識仍不足、確診率過低。

台灣失智症協會2018年調查顯示，台灣65歲以上的老人，每13人就有1人患有失智；80歲以上的

老人，每5人就有1人失智。目前台灣失智症人口總數推估已超過27萬人，但監察院調查卻指出，

台灣的失智症確診率約為3成，低於世界衛生組織（WHO）所訂立的5成目標。「如何發現這些

人，⼀直都是失智症治療最困難的第⼀步，」監察委員江綺雯認為，病友本人沒有病識感而拒絕

就醫、普遍對於失智症認識不足，加上臨床診斷所需的時間較長、程序複雜等，都會影響就醫的

意願，以致影響個案持續追蹤和確診率。

「沒被發現」，不但是體系上的漏洞，甚至在司法上挖出了⼀個難以填補的黑洞，不少病友的人

權就從這個黑洞中⼀點⼀滴地流走。

陳瓊美指出，目前包含健保或是給藥，對於失智症認定就是以「微小型心智測驗」與「臨床失智

評估量表」兩項測量結果為主，但這兩項評估確實較為粗略，未來若隨著失智症病友牽涉到刑法

或財務問題增加，需要更細緻的評估與認定以確保失智症病友在法律上的權益，就應由司法機關

明確規定，該加做哪些 ，有了法律依據後，醫院也可以更緊密的與司法單位配合。檢測與評估



去年9月，劉慧芳最後⼀個官司塵埃落定，長達10年的訴訟之路告⼀段落，吳運生的病情也趨於穩

定，劉慧芳終於可以開始過屬於自己的人生了。「我這15年來第⼀次知道，原來好好睡⼀覺是這

麼好的感覺。」

「我其實會有點愧疚，因為過去我⼀直以自己的案例鼓勵其他家屬要撐下去，現在回頭看，雖然

我挺過這15年了，但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像我⼀樣？這條路太辛苦了！」

如今，劉慧芳能和先生在晴天午後，散散步、曬曬太陽，已是人生最享受的小確幸。「我希望我

們的經歷能夠讓更多人知道，失智症不是什麼丟臉的事，是每個人都有可能會碰到的事。當親人

發生了這樣的狀況之後，可以尋求什麼樣的醫療協助、法律上要做哪些事，那就會少繞很多路，

也不會經歷這些我走過的路。」陪著失智另⼀半跌跌撞撞走了15年、挺過10年來在法庭屢屢敗訴

的打擊，賠上數千萬家產，劉慧芳希望，失智病家的苦路，可以少走⼀點。

https://www.twreporter.org/a/dementia-financial-preparation-selfscreening


信託篇

被高齡失智凍結的資產，今日困住家屬、明日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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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失智社會的金融炸彈

吳柏緯 吳逸驊 黃禹禛

高齡化時代對社會的衝擊，如骨牌效應而來，因照護需求引發長照壓力與介護離

職持續增加，介護殺人、詐騙取財等社會案件層出不窮，日本甚至發出警訊，未

端老人擔心無人照護、面臨孤獨死的淒涼境遇；上流老人也可能面對資產被凍

來因高齡失智症患者被凍結的「死錢」恐將「動搖國本」，估計2030年，日本

因失智症無法使⽤的資產達新台幣60兆元之譜，超過家庭金融資產整體1成。

低

結，「有錢，卻⽤不到」的窘況。這場高齡失智金融風暴，也已在台灣捲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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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失智的父親，不只是很花錢而已，更苦的是，很多錢看的到、卻⽤不到。」48歲的阿良

（化名），照護失智父親7年，道出失智患者家屬未被看見的另⼀層困境。

因為母親驟逝，罹患失智症的父親沒人可以照顧，7年前阿良遊子歸鄉，⼀肩擔起照料父親的責

任。「哥哥姊姊都在國外有事業與生活，要他們放棄不太可能。我跑得比較不遠，那也只好接受

了。」在4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么、又是唯⼀定居在台灣的阿良，毅然離開在台北已任職超過10年

的設計事務所、賣掉打拼多年買下的台北房子，回到故鄉高雄另起爐灶、自行開業，事務所就設

在老家的⼀樓，自己就在二樓與父親同住。

「那時候對於照顧失智症者的想法，大概就是來自新聞或電視劇裡演的那樣吧！不要讓父親走丟

就好，」阿良自嘲。

沒想到，照顧⼀位失智父親，問題遠比他想像得複雜。

家屬困境：合法申請監護宣告，解定存仍遭拒

過去只知道父親名下有⼀棟房子與⼀些存款、股票，但實際上到底有多少、如何分配，阿良⼀無

所知。他回去照料父親後，因為也看了不少 的社會新聞，因而為父親做了監護宣

告，他以監護人的身分謹慎管理、使⽤每⼀筆⽤在父親生活和醫療照護需要的支出。沒想到，防

騙也防到自己，之後每⼀次要動支時，感覺反而被金融機構當成「騙徒」。

失智長者遭詐騙

護機構，讓父親在白天有專業人員可以照料，自己安心工作，傍晚下班後
，再去接父親回家。

這樣下來，除了日間照護機構的照護費⽤，加上相關醫療、復健費⽤等必要支出，每個月大約要

「如果不是因為父親罹患失智症，我根本不曉得他的財務狀況，也不知道原來要幫失智症患者處

理財務有這麼困難，比我自己處理公司的財務還要難。」阿良無奈說。

5年前，因事務所的工作逐漸繁忙，阿良白天將父親送到他口中的「幼稚園」、失智症病友的日間

照

付5、6萬元，對他壓力不小，因而才想到要動支父親的存款，⽤父親自己的資產照顧自己。

https://www.twreporter.org/a/dementia-fraud-law-humanrights


但他永遠記得，第⼀次替父親處理財務，為了解除⼀筆約20萬元的定存，支應初期的醫療費⽤。

當他帶著包含醫療證明在內的相關文件前往銀行辦理時，卻遭到銀行拒絕，理由是「無法確認本

人意願」。

「即便我已經成為了父親的監護人，並出示醫療證明，銀行仍然認為不足，要我有更多有力的證

明，才能讓我將父親的錢領出來。」阿良至今仍然記得那種感受，那位行員彷彿就是在質疑他

「動機不單純」。

後來在律師與醫師介入與銀行協調，來回將近3個月後才建立了作業方式，除了活存外，每次阿良

要處理父親的財務時都必須附上醫師開立的醫療證明，同時也要有⼀份其他兄弟姊妹的委託證

明，並由律師見證。如今，雖然與該銀行間已經有了⼀些默契，但是該跑的流程⼀項都不能少。

儘管這些年下來各種不同的「交手經驗」，阿良已經越來越知道要如何與金融機構應對進退，但

類似的遭拒事情還是偶爾會發生。「如果碰上了，我還是會想，我幫他（父親）把他的錢，⽤在

他自己身上、讓他的生活好過⼀些，這是什麼壞事嗎？」阿良無奈苦笑。

金融機構顧慮：法院認定的監護人，親屬失和仍提告

但是銀行員，也有他們的苦衷。

⼀名在銀行任職近20年的中階主管龍哥（化名）告訴記者，這幾年有關失智症病友的財務問題增

加不少，銀行裡各個部門都會遇到，但是每個罹患失智症的人，情況不盡相同。不少失智症患者

的外觀、行為與⼀般人無異，如果不是銀行長年的客戶或是出示相關證明，讓銀行預先掌握情

形，第⼀線的人員不可能⼀個⼀個去查核那名客戶是不是失智症？行為當下有沒有自主能力？

，基於對長年顧客的信任，加上相關文件都有出示，甚至還有那筆錢的使⽤計畫書，同仁在確

認沒有問題後，就協助解除定存。結果不久後，手足失和，那位客戶其他子女不同意監護人動⽤

「沒事時當然最好，但是出事了，誰要負責？」把不把關都有問題，龍哥吐露銀行員的無奈。

「曾有⼀個老客戶失智後，家屬向法院申請監護宣告，由其中⼀名兒子擔任監護人，該名客戶的

財務都是由那位兒子協助處理。大概3年多前，他的兒子要解除⼀筆金額不小的定存做為醫療支

出

這筆錢，認為銀行沒有把關，造成損失，更揚言要告上法院。」



龍哥說，連這樣法院已認定的監護宣告情況下都會出問題，站在金融機構的立場，為減低糾紛、

防止財產被有心人士盜領，提高領款門檻是有必要的，「寧可讓手續變得複雜，也不希望因⼀時

便利而衍生後面更多的麻煩。」

沒有明確的依循標準，令家屬與金融機構各自陷入困局。

過去，為確保喪失行為能力者的財務與權利，《民法》曾有「禁治產宣告」制度，意即被認定無

法處理自己財產的人，法院可經由相關人申請後，做出禁治產宣告並選任代理人，協助處理財產

等事務。

然而，禁治產是⼀翻兩瞪眼的制度，中間沒有模糊的空間，如果被法院宣告禁治產，被宣告人就

會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無法依個案的狀況進行調整。2008年《民法》修法後，調整成以「輔助宣

告」及「監護宣告」制度取代「禁治產宣告」。

儘管進行輔助宣告或是監護宣告，家屬看似已可依照個案行為能力喪失的程度，採取不同的宣告

讓病患得到法律保障，但這個制度也如兩面刃，進行宣告的同時，會使得監護人在協助病友處置

包含財務在內的事宜上，面對複雜的法律程序。

替父親選擇「監護宣告」、仍面臨重重困境的阿良，就是失智症家屬的寫照。

連比⼀般民眾具有更多法律權利意識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陳雨凡，都很難果決地替失智

的父親做抉擇。

不是應該幫父親做監護宣告，雖然可能在做很多事情上會變得比較麻煩，但畢竟是多⼀層法律

陳雨凡的父親確診為失智症已經10年，這些年來負起照顧責任的母親，有⼀套完整的照護模式，

處理父親的生活大小事。「現在都是我母親在處理我父親的財務與生活起居，我和母親討論過，

是

的保障。只不過我母親總覺得，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除了尊重媽媽的想法之外，陳雨凡沒有堅持替父親進行宣告的另⼀個主要原因，也來自於家庭結

，也不會擔心媽媽會去。因此並沒有很強烈的動機去做宣告。不過我覺得，如果是結構比較複

構。「我們家是典型的四口之家，家庭成員不會太複雜，我和我姊姊不會去對父親的財產怎麼

樣

雜的家庭，或許會面對比較多的財務爭議與問題，就需要靠宣告進行保障。」



不過陳雨凡坦言，未來她應該還是會說服母親，替父親進行宣告，「我真的很怕他因為生病，不

小心犯法或被騙。」雖然或許會改變母親習慣的照顧方式，但⼀方面是確保父親不會被外人詐

騙，另⼀方面也預防父親若因失智症而不慎涉及法律案件，至少有⼀個基本的保障。

另⼀方面，失智患者⼀旦「被宣告」後，本身便喪失了部分法律行使權利，當然也有可能為心懷

不軌的監護人，創造上下其手的空間，這也是金融機構設下重重障礙，寧可「錯殺」也不敢「錯

放」的原因，「我們也不是故意要刁難失智症病友或家屬，但是我們真的不知道應該要如何把

關，」龍哥老實說。

解方1：宣告等級更細緻化

長期關注失智症議題的監察委員江綺雯指出，關鍵在於，「罹患失智症後，病友的行為能力並不

是⼀下從100分掉到0分，可能是掉到80分或70分漸進式退化，實際上還是有許多行為能力與正常

人相同，他們還是能過與普通人⼀樣的生活。但無論是哪⼀項宣告，只要做了，幾乎就要將他們

的大多數權利讓渡出去，對仍有⼀定的行為能力的病患來說，什麼事都不能自己決定，並不公

平。」

現行「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的二階段宣告模式，顯然無法反映出失智症患者知能逐漸退化

時，各階段的實際情況與需求，也無法依照退化程度受到適合的宣告制度保障。

江綺雯認為，除了在法定監護之外推動 ，讓成年人能夠在無病無痛時就先為自己的

未來打算，現行法定監護本身應該也要有更細緻的分類，例如，將原有的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再

意定監護政策

細分為2～3個級別，每⼀個級別對於病友的權利義務都有不同的規範，而家屬向法院聲請宣告

時，法官可以透過醫院的鑑定，確認病友應該被放在哪個宣告的級別。如此⼀來，或許也能改善

目前法定宣告缺乏彈性的問題。

經手過多起與失智症病友相關案件的律師許文鐘則指出，在現有的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的基礎上

進行更細緻的分級，確實對願意去做宣告的家屬而言是有利的，因為可以更貼近家屬與病友的需

求。但目前更大的問題在於「多數人完全沒有去做宣告」，往往都是等到需要處理病友財產或是

牽涉法律案件後，才急急忙忙去法院進行宣告；進行宣告後，由誰來擔任監護人或輔助人？權利

義務是什麼？也可能因為未深入了解，而引發後續糾紛。

https://www.follaw.tw/f-comment/f02/17500/


「當務之急應該是要由政府出面，不管是宣導或是成立什麼樣的機構，把這些沒有被發現的失智

症患者找出來，才能討論下⼀步應該要怎麼做，」許文鐘說。

解方2：建立監護支援信託制度

被失智凍結的資產，如果沒有合宜的法律中介，無法流通、動支的「死錢」，隨著失智盛行率逐

年攀升，不僅影響個別病家，也將成為國家經濟的困局。依 ，到

2030年，日本失智症病友掌握的資產將達到215兆日圓（約新台幣58.6兆元)；瑞穗綜合研究所也

推估，至2035年，日本有價證券有15%持有在失智症老人手中。

這類無法流通、動支的「死錢」，面對高失智時代來臨，恐形成另⼀股「金融風暴」，這樣的問

題也已在台灣出現。龍哥表示，最普遍的情況發生在活存與定存。

日本保險公司第⼀生命的估算

金融機構需要防範監護人盜領失智當事人財產，台灣金管會已著手研擬新制度。（攝影／吳逸驊）

https://udn.com/news/story/11316/3421653


「⼀般來說，親屬協助處理小額的活存不會有太大問題，只要備妥印鑑等文件，⼀般行員都願意

協助辦理。但若是單筆提領大筆款項，或是解除定存，行員都會警覺，」龍哥提到，曾有⼀名客

戶要替失智的親人解除⼀筆定存，但當事人沒來，銀行不能在無法確認本人想法的情形下，僅憑

該客戶的印鑑等基本文件就放行。

沒想到，那位客戶離開後沒多久，牽著失智的存戶回來，希望以此「說服」行員。「後來經過調

查，該名客戶確實是受家人所託，協助病友處理財產。但是我們仍要求家屬要先去法院進行宣

告，並擔任監護人後，才能幫他們處理。」

因為金融機構也確實需要防範監護人盜領的狀況。日本2012年，在原有後見制度 之下，新增

「後見制度支援信託」措施，即由法院指定⼀個專家介入家屬與金融機構之間，協助財務規劃，

希望兼及失智病家和金融機構的困境與弊端下，讓失智患資產能「解凍」。

驅動著日本必須提出這項新制度的主要原因，在於層出不窮的「濫權監護人」。根據日本最高法

院在2013年時提出的⼀份調查顯示，2010年6月到2012年9月之間，監護人濫權處分被監護人財

產的案件多達898件，金額高達83億日圓（約台幣23.2億元），而且高達98%的濫權監護人都是

親屬。

進行宣告後，法官可參酌個案的實際情況直接做出裁示，在親屬監護人之外，另外指派⼀名專家

熟悉日本信託制度的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黃詩淳解釋，「後見制度支援信託」讓家屬到法院

監護人。這套信託制度下，專家監護人的任務是擔任家屬與金融機構間的橋梁，協助盤點被監護

人的財產，並擬定信託指示，做為未來簽訂信託契約的依據。

透過兩個監護人並行的方式，讓財產管理與監護兩者分離，財產由金融機構協助管理，金融機構

則依個案訂立的契約內容，按時從信託帳戶撥款，確保病友與家屬的生活不會因此而匱乏，同時

任何變更信託契約的行為也都要經過法院的同意，藉此也避免不法監護人濫權。

根據日本最高法院公開的司法統計，「後見制度支援信託」上路前2年，利⽤的人數並不多，但隨

著行政與司法雙頭並進，截至2017年年底，全日本已經有超過2萬人利⽤此⼀制度，信託總金額

累計達6,988億2,800萬日圓（約新台幣1,956.7億元）。

台灣的金管會也仿效日本這項制度，已著手研擬「監護支援信託制度」，希望未來能為失智症病



友進行財務規劃，在家屬、法院與金融機構之間建立起連繫，⼀定程度上賦予病友及家屬使⽤自

己的資產，不至於像過往被宣告後就令財產陷入⼀攤死水，或是被不肖監護人挪⽤引起糾紛。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受訪時解釋，「監護支援信託制度」主要是在現行的宣告制度中加入「專家監

護人」的角色。當進行宣告之後，就由法院指派⼀名專家監護人，協助家屬整理被監護者的財務

狀況，並在評估被監護人往後可能需要的醫療、照護支出，或是日常生活開銷，制定出⼀套信託

架構，提供給法院，並在法官同意之後做出裁定交由真正的監護人；而監護人與金融機構則必須

在這個架構之下，建立信託契約，處理被監護人的財產。

「透過法院介入的信託契約，明定監護人在⼀定期限內可以提取的金額，同時也要賦予監護人定

期向法院報告的義務，確保監護人不會亂⽤這筆錢。我舉個例子，如果有⼀個信託架構是⼀年100

萬，那麼當⼀年期滿，監護人要動⽤下⼀筆100萬時，必須到家事法庭向法官報告，並由法官檢視

監護人是不是有履行監護意旨，再做出裁示，交由銀行，」顧立雄說。

至於，專家監護人的選任，顧立雄認為也可仿效日本，由法院建立⼀份可信任的專家名單，如律

師、會計師，當案件發生後就由法官從這份名單中選取合適者擔任此⼀職務，這些專家在制定完

屬於個案的架構之後就退出。

以日本現行的制度為例，目前多數的家事法庭以1,000萬日圓作為信託樓地板，被監護人需要有達

到這個數字的存款才能循這套制度進行信託；金融業者也有不少是將1,000萬日圓做為這套制度下

最低的信託金額，少數也有如東京家事法庭做出500萬以上就可以採⽤此⼀措施的宣告。但不論是

500萬或1,000萬日圓，都代表被監護人的財產必須達到⼀定門檻，否則同樣會面臨財產使⽤的問

題。

信託門檻太高，多數人無法受⽤；但太低，進行信託必要性也不足。顧立雄認為，未來法制化之

前應該參照實際情況，訂出確實能保障大眾的規範。



關鍵⼀步：司法院想怎麼做？

日前，金管會已經將《家事事件法》的建議修正草案送到司法院，內容增列「法院作出監護宣告

裁定時，可以在親屬監護人之外，再選任⼀名專家監護人。而法院可以就財產管理、看護與監護

事項，對兩個監護人做出指示。」但迄今仍未邁出司法院大門，主要關鍵在於，「監護支援信託

制度」是要透過修法或是司法院的行政命令落實，仍莫衷⼀是。

黃詩淳說明，日本的制度類似行政命令的方式，交由各地的家事法庭法官依個案的情況判斷是否

准⽤。她認為，這個制度只要司法院與法院、法官們有共識，就能直接推動了，不需走立法的途

徑，「這個制度主要是讓法院與法官多⼀個選擇，而並非強制。」

受金管會委託草擬《家事事件法》建議修正草案的信託商業同業公會祕書長呂蕙容也直言，這個

制度要不要推行，取決於司法院「想不想做」：「《家事事件法》是程序法，但是我想司法院的

立場可能更希望有實體法支持，例如在《民法》的監護程序中，加入⼀個程序，要求法院要審酌

被監護人的財產情況，並評估是否要設立信託。程序法再配合實體法執行。」

「不過在我們看來，甚至連《家事事件法》都不⽤修法就可以做，只要在程序上讓法官知道，當

有人來聲請監護宣告時，可以由法官裁定是否要設定信託，」呂蕙容認為，落實監護信託精神，

在實務上的難度並不高。


事實上，攤開地方法院的民事判決，已經有⼀些法官在判決中引入監護信託的概念了。例如要求

監護人定期向家族會議報告如何使⽤被監護人的財產、要求監護人處分被監護人的不動產後，所

得要建立信託，每月僅能從中領取固定金額做為照護被監護人的支出。

雖然執行方式與權利義務，和目前金管會想要推動的「監護信託制度」並不完全相同，但透過信

託制度保障被監護人財產的精神，已開始形成。

司法院內部修訂⼀些注意事項，也沒有問題。司法院本身就有造法的功能，可以制定訴訟規則，

要沒有超過法律的授權就沒有問題。不過可能司法院確實比較謹慎⼀點，但這樣⼀來，立法的

儘管失智病家的訴訟與糾紛持續增加，目前司法院仍無動靜。「如果不修《家事事件法》，而由

只

時間就會被拉得比較長，」顧立雄表示。



黃詩淳指出，「監護信託制度」的推行，還需要法院的人力做為支撐，無論是負責調查的家事調

查官或是負責擬定信託架構的專家監護人，日本制度完善、人力充足，而台灣的法院在這塊的人

才和人力確實比較少，「不過，這就是看我們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要不要重視、保護高齡者的

財產權益。」

高齡化社會加速失智人口成長， ，65歲以上高齡者失智症盛行率呈

倍數成長，65～69歲失智症盛行率為3.40%、75～79歲為7.19%，到了85～89歲即達21.92%，

未來45年，台灣失智症人口將以每天平均增加35人的速度成長，現在拖垮的是⼀個⼀個家庭，未

來可能拖垮整體國家經濟。金融、司法與醫療整合的制度，解決的不是個別病家的需求，而是社

會共同面臨的風險，台灣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等？


台灣失智症協會最新研究顯示

http://www.tada2002.org.tw/About/IsntDementia


準備篇

為了自己、也為了家人，必修「失智準備」6堂課

文
 攝影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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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失智社會的金融炸彈

吳柏緯 吳逸驊 黃禹禛

（圖為示意，非指涉特定當事人。）

全球平均每3秒，就有1人罹患失智症；全台灣的失智人口已達27萬人，平均每12位65歲以上的老

人家，就有1人罹患失智症，數字還在不斷上升中。年齡愈大、罹患失智的比率愈高，但是失智症

並不僅僅只是記憶力衰退的老化現象，它會影響語言能力、計算能力、判斷能力等認知功能，甚

至出現個性改變、妄想或幻覺等症狀。

在學習做好「失智症」的各項準備上，沒有人是局外人。

https://www.twreporter.org/topics/dementia-financial-crisis
https://www.twreporter.org/author/5a9cf250de3a991700ecd43d
https://www.twreporter.org/author/571de7b9dae62379576d7f3c
https://www.twreporter.org/author/57b13f774310e41200a0dc01
https://www.twreporter.org/
https://www.twreporter.org/search
https://www.twreporter.org/bookmarks
https://www.twreporter.org/signin
https://www.twreporter.org/categories/reviews
https://www.twreporter.org/topics
https://www.twreporter.org/photography
https://www.twreporter.org/categories/infographic


也由於失智症患者各種認知與判斷障礙的特殊性，在做出重大財務決定時的各種風險與限制，讓

失智詐騙與犯罪可能伴隨疾病而至，病友與家屬面臨的不單純是醫療與照護問題，還有法律與財

務面的因應與挑戰。

進入高齡化時代，人人都可能是「長命百歲」的「準人瑞」，無論自己或親友，都可能受到失智

海嘯的正面襲擊，最好的減害與防治之道，是正確認知、即早發現。

自我的準備

第⼀課：進行自我篩檢

【意義】

失智症的病情會因人而異，而且並不是所有的症狀都會⼀起發生，甚至不少在生活中出現的輕微

症狀會被病友或家屬視為健忘、壓力大或老化造成，因此輕忽而延誤就醫。

雖然目前失智症仍是⼀個不可逆的疾病，然而如果能夠在出現失智症早期症狀時就接受醫療協

助，不但可能減緩病情惡化的程度，家屬與病友也能預先為了未來的照護與財務規劃做準備，降

低往後的負擔。

【作法】

「AD-8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是簡易自主失智評估工具，隨時都能進行篩檢。受試者可以透過

這個量表，比較同⼀個辨識能力，目前與過去⼀段時間之中，是否發生改變？若結果有異狀，則

應立即尋求 。醫療協助



第二課：完成預立醫囑

【意義】

我們可以送自己人生的最後⼀個禮物，便是選擇「善終」的方式。今年（2019）1月起施行的

《病人自主權利法》，賦予每⼀個具有行為能力的民眾可與親人⼀起，由專業醫療團隊做預立醫

療照護諮商（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後、簽署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

AD）。

⼀旦面臨生命末期時，則可按照自己預立的計畫執行醫療方式。而重度失智症，目前也已經納入

健保安寧緩和醫療給付項目。

【作法】

http://tada2002.ehosting.com.tw/Support.Tada2002.org.tw/support_resources01.html


第三課：辦理財產信託

【意義】

若自己或家人出現失智症早期徵兆，擔心未來若隨著病情家中可能無法妥善處理財產，可預先辦

理財產信託，由金融機構介入管理財產，雙方以契約約定每個月可動支的生活費⽤。未來需要看

護與照護的費⽤，也可透過信託專戶支應，藉此杜絕可能發生的詐騙或濫⽤，保障財產安全。

【作法】



家屬的準備

第⼀課：進行法律宣告

【意義】

宣告制度分為「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受監護人與受輔助人透過宣告，限制其⼀定的行

為，確保財務安全與權益保障。

失智症患者經由醫院鑑定，被認定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家屬可以向法院

申請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

受監護宣告的當事人，不能自己進行⼀切法律行為，必須由監護人擔任法定代理人，代為執行⼀

切法律行為；受輔助宣告的當事人，雖然辨識能力較⼀般人低，但是並未達到完全喪失的程度，

因此仍可自行執行部分法律行為，但是仍有些限制行為需經由輔助人同意才能執行。




【作法】

第二課：辦理金融註記

【意義】

失智症患者受監護宣告之後，監護人可以再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辦理金融註記，限制其金融行

為，避免失智症患者在無行為能力之下，遭人利⽤進行辦卡、作保、簽署金融文件等風險。

【作法】

監護人或輔助人先從在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下載「當事人辦理註記申請書」，填妥後以郵寄或是臨

櫃辦理的方式，向金融機關確認「不再進行部分金融行為」。監護人與輔助人協助辦理時，都須

附上輔助或監護宣告的證明文件。



完成註記申請之後，金融機關對於被註記人的金融行為需負嚴格審查，避免被他人利⽤，甚至冒

名申請、盜刷。如果金融機構疏忽造成損害，應自行承擔損失。

第三課：尋求法律諮詢

如果家屬對於相關法律規範事項有疑慮，或是不清楚自身可以主張的權利義務時，可撥打台灣失

智症協會失智症關懷專線（0800-474580）或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法服專線（全國七碼專線：

4128518）詢問。

若病友不慎涉及法律案件而被傳訊，法律扶助基金會也有「檢警第⼀次偵訊律師陪同到場專

案」，保障病友權益。針對符合法符資格的病友，也可向基金會申請法律協助。

※本文資料與諮詢來源：台灣失智症協會、法律扶助基金會、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https://www.twreporter.org/tag/576255c1d55348100006137a
https://www.twreporter.org/tag/5783582ec380321000c0fbeb
https://www.twreporter.org/tag/57fc6f7ab328f30f00a74001
https://www.twreporter.org/tag/5c7d48cf0dac781700e4f7bf
https://www.twreporter.org/tag/5c7d56f20dac781700e4f7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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